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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顶多算勇敢，战友们才是英雄”
103岁老兵王梅姐忆烽火岁月

记者 陈涵婷 通讯员 江文辉 实习生 夏名浩

8月20日上午，箬横镇上叶村的一间民宅内，103岁的抗战老兵王梅姐早早起床，特意换上一件印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字样的T恤。这一天，箬横
镇乡村七巧板志愿者和箬横镇中心小学的学生代表前来探望。

虽已年过期颐，王梅姐依旧精神矍铄、口齿清晰。一见到孩子们，他立刻挺直腰板，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这是刻在抗战老兵骨子里的动作。
孩子们手捧鲜花、系着红领巾，围坐在老人身边，静静聆听他讲述80年前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

1922年 10月，王梅姐出生在
一户靠海的穷苦人家。5岁那年，
父亲就去世了，一年不到，母亲改
嫁。王梅姐跟着年迈的奶奶生活，
随后的日子，他除了做长工晒盐，

就是为大户人家养牛。
1944年春，美军在太平洋由逐

岛进攻发展到越岛进攻，逼近日本
国土。日本军部研判美国可能会在
中国东南沿海建立空军基地，用以
轰炸日本国土。因此，这一年的浙
东沿海并不平静，尤其是温州，随
时面临着日军第三次大规模侵略。

为驰援前方，当时的温岭县国
民政府决定抽壮丁。时年 22岁的
王梅姐就这样被堂兄弟卖给了下山
人（下山是地理概词，大意指今松
门、石塘一带），抵了当地壮丁名
额。

“我成了壮丁后，就被接到县
城参加集训。”王梅姐回忆道，“当
时连饭都吃不饱。”之后，他被编
入国民革命军暂编第 33师第 2团，
踏上了抗战征途。

被命运推上战场

1944年9月，日军进犯温州，王梅姐所在部队火速迎
敌。因体格强健，他被选入机枪连，担任重机枪手。

“当时我们连手头上的枪都没摸热，一上阵就面对日
军甲字头的部队。”王梅姐想起这段往事，仍然心有余
悸，“一上阵就牺牲了6个战友，包括班长。”

他临危受命担任班长，率部在温州一线持续作战20余
天，先是争夺杨府山，再是保卫藤桥、激战五马街。

战斗极其惨烈，后勤补给艰难。“那时候连一顿像样
的米饭都吃不上，随时随地还要看着兄弟们倒下。”王梅
姐回忆，有一次，一名伙夫在送饭途中被打死了，他饿得
实在没办法，就捡起牺牲战友留下来的剩饭，那饭掺着土
渣子，还带着血。

在这样的情况下，王梅姐和战友们穿梭火线，及至增
援莲花心。在莲花心之战中，中日双方反复争夺，阵地数
次易手。这一战被当时驻防浙江的第32集团军总司令李默
庵誉为丽温战役中“最光荣的一页”。

“别人都说我很幸运，子弹都绕着我走。”王梅姐历经
艰险、九死一生，得以生还，随后跟着部队前往平阳、青
田、缙云等地，直至抗战胜利。

丽温战役“最光荣的一页”

战争结束后，王梅姐随大姐移居箬横镇上叶村，回归
平凡生活，耕种劳作、娶妻生子，将那段烽火岁月默默埋
藏于心。

如今，王梅姐儿孙绕膝，安度晚年。“现在的生活多好
啊！”老人由衷地感叹。平日里，由儿子儿媳照料着，他看
看电视、偶尔玩玩麻将，生活宁静而惬意。

然而，王梅姐从未真正忘记历史。2015年 9月 3日，
中国首次举行抗战胜利日大阅兵。王梅姐看到后，心情澎
湃，激动不已。自此，他主动成为义务宣讲员，经常向村
民和家乡青少年讲述抗战经历和先烈们的故事。

王梅姐告诉孩子们：“我顶多算勇敢，那些牺牲的战友
才是真正的英雄。”说话间，他再次敬了一个军礼。

“现在的生活多好啊”

胃里装着战争的苦

见过那么多牺牲，王全才太知道和平的可贵了。对和平的渴望，是抗战岁月在他心里留下的
最深烙印。

回忆起打游击的日子，王全才说“真的很艰苦”。饿了，他和战友便向老百姓家随便要点吃
的，渴了有时只能喝河沟里的水。夏季与冬季共有两套衣服，早上当衣服穿，晚上当被子盖，身
上很快长了虱子。冬季的裤子是半截的，露出了小腿，只能用布条包起来。晚上很难睡个安稳
觉，提心吊胆，提防着敌人的进攻。

之后，王全才还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因海军发展需要，他转到海军部队。1980
年前后，他转业来到温岭。

如今，衣食不愁的王全才并不挑食，但对“苞米”非常抵触。老伴有时说到“苞米”，他就急眼。
原来，战争时期，部队里最好的食物就是苞米饼，王全才吃得伤了胃。他的胃里，装着战争的苦。

80年过去了，王全才仍记得日军的铁蹄踏破山河的模样。他知道：有些罪不能忘，有些恨
不可消；忘记历史的耻辱，就是对牺牲者的背叛。

山河不忘，浩气长存
96岁老兵王全才的生死突围与和平守望

记者 赵云

在市区文化新村，96岁的王全才说起抗战经历，仍非常激动。
王全才出生在晋察冀抗日革命根据地中心的河北省蔚县南岭庄。因家境贫寒，读过几年私塾的他，

在地主家当起了长工。年少时的他，有着一身正气，对侵华日军充满了仇恨。

15岁参军抗战

1944年 1月，两名蔚阳游击队的侦
察员到村里办事，落脚在王家。15岁的
王全才，虎头虎脑的，看着非常机灵，
深受侦察员的喜欢。吃午饭时，侦察员
把碗中的饭分给王全才，还和他说起打
日本兵的故事，听得他热血沸腾。

“同志，这是我家小五，人可聪明
了，带他去吧！他恨透了日本鬼子！”
在三哥的恳求下，侦察员点了点头。
第二天，王全才跟着侦察员加入了游
击队。

到游击队后，队长把王全才留在身
边做通信员。不久，支队长把王全才要
了过去，跟在他身边牵马送信。整个支
队中，王全才的年龄最小，大家都亲热
地叫他“小五子”。

灵活机动的游击队，经常打埋伏炸
碉堡。王全才在游击队的一年多时间
里，参加过50多次大小战斗，他们支队
共打死伪军和日军 130多人，俘虏 100
多人，炸毁敌岗楼 （碉堡） 10 多个
（处），缴获一批武器弹药、马匹，以小
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

旧疤痕记录着浴血征程

抗战岁月，艰苦卓绝，浴血征程时常在王全才脑中浮现。
1945年 3月，支队接到群众报告，称阳原县日伪军骑兵连

有80多人，驻扎在高家庄，打算第二天抢粮。副支队长江文当
机立断，带着战士们夜袭。半夜时分，趁敌人睡得正香，王全
才和队友们发起进攻。

这场仗，游击队仅几人轻伤，却打死了 2个日军军官，毙
伤伪军30多人，俘虏50多人，还缴获了不少物资，把这个所谓
的精英骑兵连彻底端了。“专打敌人瞌睡时！”每每说起这场
仗，王全才都用这句话总结。

1945年 6月，游击队驻扎在阳原县朝阳埠的一个村子里，
突然被大批日军包围。打了一下午，敌人佯装撤退。傍晚，村
外炮声大作，日军用大炮把老城墙轰出个大口子，冲了进来。

队长带着部队赶紧转移到另一个村子，日军轰不开那里的
城墙，竟然放毒瓦斯。王全才记得，那毒气又辣又呛，让人连
眼睛也睁不开。战士们用湿布捂住口鼻，可战斗力还是大减。
为了突围，部分战士在西北角的洞口死战阻敌，掩护大部队滑
入深沟撤离。但日军发现了，他们用机枪疯狂扫射沟底。

当时，王全才看到沟里已经牺牲了多名战友。“小五子，快
跑！”身边的战友对着他大喊。最后，王全才和副支队长逃了出
来，副支队长的脚上被子弹击穿了一个大窟窿，王全才的左手
臂被弹片划伤了，伤口很深，到现在还留着疤痕。

这次突围，虽然大部队成功撤离，但10多位战士还是壮烈
牺牲了……

王梅姐向孩子们讲述抗战故事。通讯员 江文辉 摄

青年党员和学生们聆听王全才讲述抗战故事青年党员和学生们聆听王全才讲述抗战故事。。 记者记者 章毅章毅 通讯员通讯员 张鲜红张鲜红 摄摄


